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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牌局上最忌的是心躁

大太太傅杏芬就有这个本事，她只有在
家人以及相好的太太、小姐妹圈子里才会打
这种“盲牌”，以显示她在麻桌上的高超、娴熟
的麻技。这也是常常引起二太太杜曼丽对老
大不满的原因。
那天晚饭过后，大太太来了兴致，叫上了

国杰、曼丽、梅香，打起了“盲牌”。曼丽从里屋
出来，一看到这只吊篮就开始嚷嚷起来了：“啊
呀，大阿姐，吊篮又拿出来啦，侬这只倒霉的篮
头啥辰光可以勿吊起来呢？”杏芬说：“就是侬
一个人怕迭只篮头，有啥好怕的？阿拉来的是
小麻将，又不是大麻将，输铜钿也输不了到啥
地方去，再说，介多‘日脚’下来，打‘盲牌’侬又
不是没有赢过铜钿。”梅香说：“小来来，也好，
好煅炼记性。”国杰一锤定音：“就打‘盲牌’吧，
这是我丈母娘定的规矩，家里人打麻将要打
‘卫生麻将’，小来来，白相相嘛。”曼丽心里虽
不悦，但一屁股还是坐了下来。国杰见曼丽抢
了位，又说：“唉，慢，甩骰子，你怎么可以自说
自话朝南坐了呢？”曼丽说：“打麻将坐位子没
啥讲究的，东南西北，哪一个位子没有输过、赢
过？”说着，抓起两粒骰子往桌上一甩，“十二
点，我朝南坐定了。哈、哈……”国杰说：“你勿
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没有甩呢？”国杰说着也将
骰子往桌子里一丢，一只骰子迅速停在“六点”
上，另一粒在桌子上转了好几圈停不下来，国
杰一个劲地大叫：“六、六、六。”这另一只骰子
也真是听话，也停在“六点”上，“怎么样，我说
的吧，你高兴得太早了。”
国杰与曼丽不分上下，两人重新甩骰子。

这次曼丽是“六和五”!!点；国杰“五和四”九
点，屈居第二，国杰心里虽不开心，但骰子天
定也没有办法。曼丽却硬了嘴：“还是我坐此
宝座吧，老大朝南坐，今天是准定要赢钞票
了。”曼丽说着，笑着，她还把“老大”两个字叫
得特别响。国杰不悦说：“你‘老大’个屁，朝南
坐，一定会赢钱么？”曼丽回话道：“好了，好
了，废话少讲，打牌！”说完，“啪”的一声，曼丽

将一只牌重重地扣在桌面上。
古话说：“入局斗牌，品宜镇静。”打麻将

这玩意儿最忌的是心躁，心一急必打不好牌，
因为在牌局上心躁之人一定是：得牌骄，失牌
吝；顺时喜，逆时愁，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杜
曼丽被王国杰一个“你老大个屁”，情绪一下
子推到了如同火烧火燎的壁炉里，打出来的
牌只只走了样，好像全没有上家、下家似的，
闭着眼睛自顾自。国杰说：“不是我说你，打麻
将你还得向梅香学习，你看梅香打牌从来是
不急不躁的，哪像你一会蹿到火头，一会儿落
入冰窟，忧喜全写在面孔上。”曼丽说：“梅香
妹子是好，样样好，她不但麻将打得好，伊还
会帮你生儿子呀！”国杰说：“你讲对了，你也
是和我相伴快二年了，肚子里还没有我姓王
的一粒‘籽’。”杜曼丽自知自己说漏了嘴，
“籽”是她的缺项，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自讨
没趣，该掴自己的耳光。曼丽说：“我也不相
信，过会让我摸副大牌给你看看。”国杰说：
“你呀，你想摸大牌？除非———”国杰把下半句
咽了回去。“除非啥？”曼丽紧叮一句。国杰回
道：“不说了，不说了，说了你又要跳脚了。”
“你说，你说！”国杰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要
摸大牌，要么就摸它一副‘十三妖’。”曼丽说：
“十三妖，又怎么啦？十三妖不也是大牌吗？”
曼丽说着朝国杰看了一眼，只见国杰在窃笑，
她略有所悟地说：“喔，你是在骂我‘妖’吧，好
吧，我妖，我妖，我是女妖精，当年你来水晶舞
厅碰着我，你不也是说我跳舞跳得妖吗？说我
是天生的跳舞妖怪，若是我不妖，你会喜欢我
吗？我看在你们男人眼里都是一样的，你们哪
个男人勿欢喜女人妖？”
曼丽尖嘴利牙，火炮似的一通子，说得国

杰也不言语，只是低头摸牌丢牌。曼丽说得来
劲还想再说，只听得国杰大喊一声：“慢！”把
在座的三位太太吓了一跳。只见国杰竖起牌，
摊在桌上给三人看。嘴里一边连声嚷着：“天
和，天和！”原来，此副牌由他坐庄，十四块牌
树起来就是一副“天牌”，照牌局上规矩，凡是
天牌的，都要“兜底翻”的，正当三位太太面面
相觑、说不出话的当儿，客厅里的电话铃响
了。佣人去接了电话，是叫曼丽的。曼丽拎起
提包扭着屁股去接电话，只听曼丽在电话这
头嗲声嗲气地说：“啥辰光？今朝？好咯，好咯。
我马上来，我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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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研究信息

“别再给我安排相亲了，好好的男人不
会被剩下来，剩下来的不是有这儿的毛病就
有那儿的毛病。”“你都这个年纪了，不找剩
下来的男人，你还能找谁啊？”
常若雨头痛欲裂：“我才 "#岁，怎么就这

把年纪了？你这么怕我嫁不掉？就算嫁不掉，$%
岁的时候我还能嫁给方亮呢，方亮比这些人都
要好吧？至少人家是个正常人。”

一大早心情就被破坏了，常若雨
恨贺存礼不像个男人，也恨妈妈又烦
又不理解她。她只是想要一种自己想
过的生活，怎么就那么难。常若雨抱
起床头的绒毛小猪，小猪身上温暖的
气息为她增添了一点按照自己意愿
走下去的勇气。

降价了的番茄汁果然好卖，就像
当初的减肥鞋一样，但是售后却不像
减肥鞋一样顺利。很多人喝了以后的
感觉都跟常妈妈一样，说难吃。退货
已是不可能，这么重的东西，谁也不
愿意承担高额邮费，于是中评差评接
踵而来。

室外的天已经很炎热了，常若雨
的心更是心急如焚，满头大汗。钱没
挣到还是小事，把信誉都搞砸了可还怎么继
续开店啊。

常若雨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冰冻番茄汁，
本来她是不舍得喝的，但现在却喝上了瘾，
她以身说法，告诉买家们番茄汁要冰了以后
才好吃，并且真的有美容的作用。她靠在椅
子上，望着窗外天边一缕漂浮的白云。她的
心不再浮躁，天空很广阔，多看看可以让人
的心胸变宽广，不会执拗于一些小麻烦里面
而钻牛角尖；看看广阔的东西，还能增添无
边的智慧。

手机铃声响了，打断了常若雨的遐思，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方亮。可能是觉得
自己没办好事，让她吃力不讨好了，方亮这
些日子经常打来宽慰的电话。
“番茄汁已经卖了差不多有一半了。”常

若雨不等他开口就说，因为她知道他肯定就
是来问这件事情的。
“你这次没赚到钱吧？”方亮小心翼翼地

问。“现在还说不清。有些买家要求退部分

款，我不知道接下来那一半货会碰到什么样
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以赚一点点
小钱；如果很多人都要求退款的话，就会亏
本。”“都怪我没有把事情办好，”方亮惭愧地
说，“害你受累不说，还要受妈妈的气，受买
家的气。这次你如果亏钱，我给你补上，你别
太担心，别为一点小钱跟买家闹僵，当务之
急赚信誉是最重要的。”

常若雨的眼眶一阵暖热，目光
顿时模糊起来，天边的云跟天融为
一体了，“别说傻话了，做生意哪有
只赚不赔的道理。这件事情跟你没
有关系，是我经验不足。其实也好，
吃一堑长一智。”
“你真是个好人儿。不管怎么

说，这件事情我是要负主要责任
的。”

趁着空闲，常若雨开始去研究
其他卖家的信息。那些皇冠店、金
皇冠店都是很早就做起来了，当年
竞争小，凡事要乘早，所以这些人
累积到今天已经做大了；还有些中
等的店铺，不死不活地撑着，估计
也赚不到什么可观的钱；还有一种
就是信誉极低的，好像也不是正经

开店的，都是单位里发了什么东西，就低价
卖了的。

如果能把这些单位里发东西的人都搜
集起来，把他们手上所有的单位发的东西都
一次性低价买过来，不是比去普通渠道进货
要便宜很多吗？

常若雨心头一亮，再也坐不住了，把电
话打给了方亮，“我有事找你商量，在电话里
说不清楚。”

挂断电话，常若雨看了一眼时间，已经
快四点了，就走出自己的房间，对母亲说，
“你帮我看会店，一会儿快递来你再帮我发
一下件。我去理发店弄个头发，晚上不在家
吃饭了。”“跟谁出去吃饭？”“方亮。”常妈妈
的嘴巴张成了 &型，“你真的打算跟他谈朋
友了？”
“我们是去谈工作。”“你们开个破网店，

那还算是工作？唉，去吧去吧。”母亲朝她挥
挥手。常若雨嬉笑着亲了一下妈妈，蹦蹦跳
跳地出门了。


